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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饭局，老宋喝下第一

杯酒，忽然疑惑地问：“小许，你
的生日又不是五月、六月，怎么
会叫半夏？难道是中药半夏？”

许半夏闻言很明显地愣

了一下，皱皱眉头才道：“我
们许家世代都是中医，我父亲
在与我现在同样年纪的时候，
我妈生下我难产死了，于是我
父亲痛苦之中给我取下名字
叫半夏。旁人都觉得这个名字
笔画简单，寓意不俗。没想到

作为非常了解药性的父亲，他
给我取名半夏，取的是‘生半
夏毒’的意思，暗中指责是我
生来带毒，毒死我妈。他是把
我妈死的责任和他自己的万
分痛苦都推到我头上了。”

赵垒与老宋听了面面相

觑，都不知说什么好，没想到
一直笑呵呵的胖子会有这么
一个阴暗的秘密。许半夏越是
满不在乎的样子，两个男人越
是感觉她外强中干，以前都不
把她当女人，这会儿都感觉内
疚，似乎亏欠了她似的。

所以，等后来大家转了话
题，许半夏说起打算从俄罗斯
进口废钢的打算时，本来这事
许半夏前三天在路上也提起
过，不过老宋也没太主动，现
在他是主动问许半夏：“需要
我帮点什么忙吗？许可证我办

起来可能比你方便。”
许半夏心里一喜，道：

“许可证倒不是问题，主要
还是资金。因为一船废钢运
来，路上占用时间比较长，而
且串材等候时间也长，我们
的自有资金等不起，要咬咬

牙拼一下的话，只怕其他生
意会丢。我想可不可以这样，
我借用你们公司的资金入银
行做保证金，开出信用证。货
到后在你们公司认可的码头
卸货，由你们手里拿着提单，

这种国际船运一般都是卸货
在大型国营码头，没有提单

我们没法取出货物。然后直
接由我联络的钢厂接手，钢
厂都有一定规模，不可能为
配合我们一家小公司而失信
于你们这样的省级五矿，所
以你们可以委托他们监管。
我付给你们公司多少款，钢

厂凭你们的条子放行多少相
应的货，我们可以合同限定
我必须在某个限定时间内拉
完所有的货，同时约定我所
应付的利息。全程可以说全
部在你们公司的监控之下，

不会出任何纰漏，应该说这
是互利的事，你们公司实力

雄厚，出资金，我程序熟，跑
腿。老宋，不过这是我一厢情
愿的想法，不知和你们一起
操作的话，会有什么难题。”

老宋先是非常认真地听
许半夏说完，然后半眯着眼睛
思考。唾手可得一笔漂亮的利

润，何乐而不为？老宋想了一
会儿，问许半夏：“你的自有
资金可以保证进多少废钢？”

许半夏毫不犹豫地道：
“一万吨。”

赵垒听了吃惊，她前几
天还说是可以进五千吨的，

怎么一下翻倍了？不过关键
时刻，赵垒当然不会揭穿她。
此刻两人务必保持一致。所
以赵垒道：“小许，既然我饭
前答应送你一单生意，不如
你串材的时候与我商量一
下，我把规格给你，帮你消化

一部分材料。老宋，我这儿的
资金可保无虞，算是给小许
加个资金保险吧。”

老宋当然明白，只要许半
夏提货当天，赵垒把货款给
她，她背书一下就可以拿到他
们公司付款确认，确实如赵垒

所说，赵垒的订货等于给小许
上了资金保险，也实际成了他
老宋与小许之间的中间人。
不，更确切地说，赵垒是给许
半夏的还款实力做了背书。有
这份实力雄厚的背书在，一万
吨废钢实在不算什么，所以老

宋点头答应。
许半夏回屋对着镜子笑

眯眯地想，过去还只是心狠
手辣，现在得加上一条卑鄙
无耻了。连这种不足为外人
道的身世隐情都可以拿来换
取人家同情，赚足同情分，轻

易拿下本来会比较艰难的谈
判，真是厚黑兼具了。半夏生
而有毒，不知哪一天能达到
五毒俱全的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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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静静地躺在病床

上。他的单人房间外面，不时
响着多人的脚步声———或许
是管理员给他送鲜牛奶，或许
是科长给他送“大前门”牌香
烟，或许是医生给他看病，或
许是护士给他送药打针……

他有胃溃疡。不能吃硬的，

炊事员就给他吃软的：果子酱
与面食；不能吃冷的，炊事员就
给他吃热的：炖鸡与烧鱼。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

剩下三种。他有结核病，包括肺
结核和肾结核。医治结核病的
特效药是链霉素，可是我国当
时不能生产。国外进口的链霉
素多来自苏联，苏联的链霉素
药物性能不好。美、英两国的链
霉素质量过关，可是对中国大

陆封锁禁运。为了抢救国民党
战犯（U8abc)V�.hd

ijd klIWXrþö<=

>%aÅûdYZ[d\]^m

0) _`�ab%cde）的
生命，人民政府专门派人到香
港、澳门等地，不惜重金，买回
第一流的药物。就这样，他的四
种病，现在剩下一种。

最后一种病，就是发现未
久的脊椎结核。不过离痊愈的
时间也不远了，为了矫正杜聿
明已经畸形的躯体，他只须静
静地躺满三年石膏架子。

也就是说，杜聿明的四种
病，完全可以被共产党治好。
共产党对于他，除了他一九四
六年被割去的那个腰子无法
寻回外，一切都给他了。

杜聿明曾问过护士，共产
党治好他的病，总共花了多少

钱？护士虽没有作答，他心里
亦自然明白。杜聿明并不是静
静地躺在病床上。中国军队在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虽然没有
刺激他的神经，却也震荡着他

的心灵。淮海战役的战局刚刚
开始明朗，这位徐州“剿总”副

总司令就在心里诅咒：有本事
的退后三十公里，再打一次试
试。真正冲击他的，是西藏的和
平解放。他认为共产党通过武
力击败美国，是可以理解的。而
共产党不通过武力和平解放西

藏，是不可以理解的。
共产党在大陆的成就，是

治疗杜聿明心脏的链霉素。他
尚存的那一个腰子如果代表他
的军事眼光的话，那么他失去
的那一个腰子应该代表他的政

治头脑。关于这一点，杜聿明是
在他肾结核痊愈之后的一个清

晨，当缕缕阳光照进他的小屋
的时候，自我感觉到的。

他在病床上想得很多。他
曾经夸奖过他的妻子。那是因
为曹秀清在第一次大革命时
期在陕北榆林女子师范学校
当学生时加入了共产党，在蒋

介石一九二七年清党以后，终
于离开学校跑到苏州找到杜
聿明，从而脱离了共产党。他
夸奖她终于摆脱了 “妇人之
见”；杜聿明曾经责难过他的
弟弟。那是因为杜聿德也于第
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

党，并且在一九二八年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皖北暴动中，担
任副总指挥，结果被国民党杀
害。杜聿明责难他最终堕入了
“草寇之举”。

现在，共产党的威力，共产
主义运动的力量，像太阳那样

为杜聿明承认以后，这位曾经
想用死亡来对抗共产党的头等
战犯不得不承认身心两败。

他决定活下去———当一
个人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
实际上他仅仅想得到一个人
最低的权利。前不久，刚刚入

夜，杜聿明发了一场高烧。医
务室医生慌忙赶来，给他打了
针、喂了药。杜聿明道谢之后，
迷迷糊糊睡下了。半夜醒来，
睁开眼睛，灯光之下，他看见
站立在床边的一动不动的姚
处长的身影。杜聿明生病从来

没有呻吟的习惯，可是他终于
发出如同呻吟的声音。

军人是讲究干脆果断的。
杜聿明经过一个白天的来回
踱步，一个晚上的辗转反侧，
就在第二天管理处最高负责
人姚处长来询问他的病情时，

他握住对方的手，用轻微的迟
顿的语调说：“没有你们为我
治病，我早完了。”

GH

一个女人等在樊松子家

楼下。樊松子刚掏出钥匙准备
开楼道口的防盗铁门，女人走
了过来。“请问，您是宋成的
妈妈吧？”

樊松子一眼认出了女人。
女人的眼睛又红又肿。在认出
女人的一瞬间，樊松子将表情

和声音都磨成了一把刀，“什
么事？”
“对不起，我知道您现在

很伤心。我，我是赵翊非的爱
人。我，我来是……”
“哦，你是来让我节哀的

吗？”樊松子的脸上浮出一丝

冷笑。
“您今天去医院了是吗？

翊非认出您了。”女人垂下眼
睛，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
“他，他心里很不安，很难
过。他，现在没办法来赔罪，
医生说可能会瘫痪，要看治疗
的情况。”
“他还可以接受治疗，成

成呢！连这样的福气都没有。
他没必要来，你也没必要来。
已经这样了，来又有什么用？
可以让死人复活，让时间倒转
吗？不能的话，就请走吧。”力
气回到了樊松子的身体里。她
的脚踏在楼梯上，一下一下，
爆响灌满了楼道。

女人脚步轻悄，一路跟

上来。樊松子打开门，伸手拦
住女人，“请回吧，没什么好
说的。”
“大姐，我们都是女人，

您现在的心情我很理解。大
姐，请您相信我。我们也很难
过，非常难过。翊非让我一定

要来，代他做一件事。”说着，
女人身子一软，在樊松子面前
跪下来。

樊松子站在那里，低头看
着女人，久久没有动。女人一
动不动跪在地上，樊松子看见

她的发丛里夹杂着不少白发，
像白色的花蕊细细地镶嵌在

黑色的花瓣上。看起来，女人
比自己年轻许多……不知这
些白发是不是这两天才长出
来的。
“跪就有用吗！我说

了，什么都没用，除非能让
死人复活，让时间倒流！”
说着，樊松子迈步进了屋，
准备关门。

女 人 用 手 将 门 挡 住 。

“大姐，我把话说完就走。”
说着，女人站起身来，从包
里摸出一个厚厚的纸包。

“大姐，这是我和翊非的心
意。请您收下，不够的话，我

们再去借。”
一只蝴蝶撞上了窗玻璃。

樊松子伸手“啪”一下打掉
了女人的纸包，“呵呵，你们
挺有钱是吗？是啊，当局长的
该多有钱啊，反正比我们这
些跑的士的老百姓富裕。这
是十万块是吧，我跑了十四
年车，都没攒到这么多钱。你

们想用这些钱买个心安是
吧？那很简单，我不要这些
钱，你们将孩子赔给我吧。你
们的孩子有多大，比我的成
成小吧。这个，我也不计较
了，不过多养几年罢了。只要
你肯把孩子给我，成成的事

我也不计较了。可不可以？可
不可以啊！”樊松子额头的青
筋直跳。

女人已经满面是泪了。她
垂下眼睛，“如果有孩子的
话，我一定赔给您了，一定的。
可是，可是，我不能养孩子，我

们没有孩子。”女人的声音很
低，像是低到喉管里去了。

樊松子站在女人面前喘
息，说不出一个字来。她没想
到女人没有孩子，没有孩子该
怎么办？她的脑子一片空白，
什么回答也想不出来。女人抬

眼看看她，低声说：“我改天
再来看您吧。对不起了，对不
起。您，您节哀吧。”

女人将纸包放在了进门
的玄关处，将门轻轻带上了。

门锁撞响的“咔哒”声，
让樊松子蓦地回过神来。她环

视一下空空荡荡的屋子，身子
一歪坐在瓷砖上，双手捧住脸
“哇”一声号啕起来。

“为什么，为什么啊，成
成还那么年轻，为什么不换成
是你啊，你开了十多年车不是
早开厌了吗？为什么死的不是

你啊，你活着有什么用，为什
么不是你啊……”

BIJKLM

张艮要上中学了，整个
暑假都很兴奋。他还未进校，

宋顿中学就送来一些资料，
介绍学校的情况和学校的规
定，要家长做准备。

宋顿中学规定的校服有

特别的要求。男生上身穿带
有宋顿中学校徽的海军蓝套
头毛衣，里面穿白衬衣，打宋
顿中学的领带，下面穿黑裤
子和黑皮鞋。

学校来信中特别强调了
穿校服的必要性，学校认为学

生穿校服可以避免学生攀比
衣着、追求时髦，同时也显不

出学生家庭的社会地位与经
济状况。我太太专程到城里的
校服专卖店购置了这些校服。
另外我太太还给他买了一个
双肩背的书包。张艮穿上宋顿

中学的校服，再配宋顿中学的
领带，显得很神气，背上新书
包，俨然是一个中学生。

九月初，宋顿中学开学
了，这是张艮期待了一个夏
天的日子。暑假期间，我们经
常谈到中学生与小学生的差

别，告诉他中学生的课业很
多，中学老师讲课也不像教
小学生那样要重复很多次，
所以中学生一定要努力学
习。我特地告诉他，宋顿中学
是罕布什尔郡最好的中学，
那儿的学生成绩都很好，如

果不努力，学习会很吃力。
我认为中学教育很重

要，所以对张艮在中学的学
习很重视。他的英文已经达
到了英国同龄小孩的水平，

只要他努力学习，应该在学
习上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可
能的话，我希望他在学习上
应该冒尖。如果学习在班上
不是最好的，考一个好大学
都有问题，上剑桥更不可能。

开学那天，张艮穿着校服，背
着新书包，带着他的好奇心，

也带着我的希望，上学了。
张艮上中学后，我对他

的学习很少过问，希望他能
够慢慢地建立起责任感，能

够有能力把他的学习管好。
我觉得，如果总是要家长督
促，孩子的学习一定好不了
的。然而，张艮上中学后，好
像与小学时差不多，回家没
有家庭作业，却经常从图书
馆借一些书回来看，晚上看

电视或学一些计算机知识。

按教学大纲要求，中学
的前三年，一门课的家庭作

业需要三十分钟的时间，每
天晚上有两到三门课有家庭
作业。他回家没有家庭作业，
让我们有些担心。我们问过
其他学生的家长，他们的小
孩回家后都要做家庭作业，
有些甚至做到很晚。奇怪的

是，张艮班主任的记录本上
也没有提到他不按时完成家
庭作业的事。

对于张艮回家不做家庭
作业，我始终不放心。开学两
周后，我问他在学校感觉怎
样，学习有没有困难，为什么

没有家庭作业。张艮觉得在
学校很好，同学很多，只是老
师讲的课并不像我们所说的
那样难，那儿的同学也不像
我们所说的那样个个出众。
放学后，学校允许学生在学
校呆一个小时，可以参加各

种课外活动或做家庭作业，
所以他总是放学后完成了家
庭作业后再回家。

宋顿中学是一所很好的
公立中学，学生多数来自中产
阶级家庭，学生的家庭教育比
较好，所以学生在学校的表现

都不错。张艮上宋顿中学后，
他的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所以对他的学习我们不是太
担心。然而，我们始终很注意
他在学校与同学的关系。

英国的中学里，学生欺

负学生的情况是存在的。张
艮也知道这种情况，但是
他觉得他有能力对付在学
校时的各种情况。他的考
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又
有很好的计算机知识，所以
朋友很多。他不仅有成绩很

好的朋友，也有成绩不好的
朋友。那些成绩不好的朋友
通常个头很大，在学校里谁
都不敢欺负。


